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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字左右 ，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
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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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蚕豆花是外婆的眼睛
怀念外婆， 是从一朵花开始

的。 一朵春天里的蚕豆花， 那是
外婆的眼睛， 隔着时空看着我 ，
慈祥、 明澈。

那年冬天， 外婆说：“你爱吃
炒蚕豆， 咱们把屋后的空地开辟
出来种蚕豆吧。 ”她颤巍巍地挪着
裹过的小脚， 用镰刀割掉空地上
的杂草，细心地捡去砖头瓦片，然
后挥舞着锄头翻土。 板结的土壤
被锄头挖起来， 又被敲碎。 冬阳
下，外婆的脸红通通的，汗水从她
的额头沁出来， 流进脚下的土地
里。一连忙碌了两天，她才把土全
部刨松，种上蚕豆。

第二年春天， 空地上的蚕豆
开花了！ 像一只只振翅欲飞的蝴
蝶， 栖息在密密的茎叶间。 我常
常盯着一朵蚕豆花， 试图找出它
不能飞翔的秘密， 偶尔回头， 总
是看见外婆慈爱的眼睛。 我发现
蚕豆花白中带紫的花瓣， 上面印
着乌黑的圆点， 像极了外婆的眼
睛！ 我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外婆，
她笑着抚摸我的头： “你这小灵
精儿！ 外婆哪能跟花儿比？”

外婆没有名字 ， 没有上过
学， 甚至没有农村妇女该有的结
实 。 她的命很苦 ， 外公重男轻
女， 她却一连生了三个女儿， 舅

舅出生是在他们结婚二十多年
后。 外公的冷脸， 村里人的冷嘲
热讽……外婆的心里满是苦水，
她默默地酿着生活的苦， 心田里
却开出了一朵蚕豆花！

6月， 外婆摘下黑色的蚕豆
荚， 剥出青青的蚕豆， 晒在竹匾
里。 阳光下， 蚕豆渐渐变成深青
色或褐色 ， 晒干的蚕豆硬邦邦
的 ， 捶不扁 ， 压不爆 ， 铮铮铁
骨， 一如我的外婆！ 那时， 一到
外婆家， 她就给我炒一碗蚕豆。
火苗舔着锅底 ， 蚕豆在锅里舞
蹈， “噼噼啪啪” 的声音如同奏

响一曲雄壮的交响乐。 “嘎嘣”
一声脆响， 清新的豆香弥漫在我
的嘴里， 童年的时光也因之馨香
起来 。 外婆看着我 ， 眼睛亮亮
的， 就像一朵蚕豆花。

外婆格外疼爱我， 经常对我
母亲说： “你切莫因为她是女孩
就不送她上学， 你将来可要指着
这孩子享福呢！” 在外婆的支持
下， 我走上了与同村女孩不一样
的道路， 上小学、 上初中。 昏暗
的油灯下， 外婆睁大眼睛穿针引
线给我做书包； 皎洁的月光里，
外婆忙碌着用蚕豆给我做豆瓣
酱， 让我带到学校去吃； 柔和的
晨曦中， 外婆把我送到村口， 叮
嘱我 ： “荣儿 ， 好好学 ， 争口
气， 做一个女状元……” 上学的
路上， 每一次回首， 我总能与外
婆的目光温暖相遇。

又是一个蚕豆花开的季节 ，
金色的油菜花浪一波一波， 浩浩
荡荡地涌向远方。 我跪在一座新
坟前，哭泣呼唤：“外婆———”我曾
经以为不老的目光， 却永远淡出
了我的视线， 只有那浅紫的蚕豆
花，在风中摇曳，那是外婆的眼睛
啊，她温暖地注视着我！ 从此，我
在外婆的目光中勇敢前行， 赶往
一个又一个春天。

□胡喜荣 文/图

■图片故事

□钱毓增 文/图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晚熟时代的突围之道
□彭忠富

瑞弟35岁， 在一家证券公
司上班， 收入不菲， 今年春节
终于结婚了。 瑞弟爸妈在婚礼
上百感交集， 因为他们都退休
了， 早就盼着抱孙子。 可是瑞
弟却迟迟没有动静， 总是周旋
于几个女人之间。 事实上， 聪
明人都能看出， 瑞弟是从小被
父母惯坏了， 不想承担责任罢
了。 因为结婚就意味着责任和
付出， 就意味着完全长大。 但
这样的人生， 瑞弟们是很不情
愿的。 像瑞弟这样的青年还有
很多， 他们习惯了依赖父母，
习惯了啃老， 已经成了典型的
“中国式巨婴”。

子女在成年后， 仍然高度
依赖父母的庇护， 这是家庭教
育的失败， 也是巨婴式子女人
生的失败。 按照中国传统的观
点 ， 三十而立 ， 何为立 ？ 立
者， 自立也。 简言之， 三十岁
的人能够依靠自身本领， 坦然
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困难。 如果
我们始终拒绝长大， 那么这样
的人生必然为社会不齿。 好的
人生， 一定开始于你不再拒绝
长大。 唯有这样， 我们才能自
信地走完这一生， 而不会留下
巨婴的阴影。

在最近出版的 《晚熟时
代》 一书中， 台湾心理学家王
浩威采用大量案例， 理论联系
实际， 从小小的心理诊疗室，
放眼到整个时代， 在时代背景
下探讨年轻人关于远离亲缘、
成年涌现期、 社会兴趣、 自我
探索、 社交成本、 责任与焦虑
等众多在走向心智成熟的过程
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引导年
轻人实现 “心理层面上的成
长”， 指明在晚熟时代的突围
之道 。 王浩威从未批判年轻
人， 而是对年轻人充满了人本
主义的关怀。

这一代的年轻人， 一切都
处在还没准备好的状态。 大学
读得愈来愈久 ， 赖家赖得愈

来愈晚 ， 单身阶段也愈来愈
不 可 思议的长 。 同样地 ， 他
们的父母， 也是愈来愈晚熟，
或者说， 愈来愈不成熟了。 他
们对于如何教育孩子没底， 充
满了焦虑感， 将孩子过度保护
了。 殊不知 ， 他们这样剥夺
了 小 孩 通过探索而完成成长
的唯一机会 。 在这诸多因素
的 影 响 下 ， 一个晚熟的时代
就这样诞生了 。 要想从这个
晚熟时代突围， 我们能做的
就是子女、 父母各司其职， 各
归其位。

年轻人要学会独立成长 ，
要学会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
只要我们拿起船桨开始划， 不
管朝哪个方向， 总会抵达新陆
地 。 而父母则要尽到教养责
任， 帮助孩子慢慢成长。 作者
认为没有尽到责任的父母可以
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经济压力
的缘故 ， 因为忙于五斗米生
计， 而忽略了小孩； 另一种则
是可能父母自身性格不成熟造
成的 ， 或酗酒等其他原因所
造成的自我沉溺。 他们将小孩
视为自己的延伸物， 而忽略了
小孩的主体性。 他们也可能好
像很爱小孩， 其实是将父母角
色当作一种演出， 而孩子的好
表现则是自己可以炫耀的装
饰品。

本书包括 《我的未来只是
梦》 等四辑， 告诫年轻人当你
不再被时间拖着前行 ， 而有
独当一面的勇气时， 好的人生
就此来临。 十个角度， 一个时
代 。 我们能从书中看到人成
长历程中的苦涩与甜美。 苦虽
苦， 但读完后， 却给我们更多
对生命的热情。

本书是王浩威集 合 二 十
余 年 心 理 咨 询 经 验 的代表
作， 即将为人父母者如果能够
认真领会书中理论， 必将在未
来家庭教育中游刃有余， 从而
让孩子得到健康成长。

那一年， 我去八宝山革命公
墓祭奠王维章、 龙秀英夫妇。 公
墓里青草茵茵， 树木参天， 微风
拂来， 草木低垂。 我在公墓墙上
找到王维章夫妇的墓室， 看着那
熟悉的照片 ， 不禁脱口而出 ：
“维章战友 ， 我来看您了……”
话出口， 已泣不成声， 情感涌上
心头， 往事历历在目。

维章战友出生在鲁西一个贫
农家庭， 1942年， 15岁的他参加
了八路军。 解放战争时期， 他在
二野二纵担任过卫生班长 、 排
长 。 1946年 ， 我在团里当卫生
员， 和维章战友还未谋面， 就听
战友们夸他战斗勇敢之事。 后来
他是我的班长， 使我感受到他的
工作热情和顽强的工作作风。 他
长我六岁， 我们朝夕相处， 情同
手足， 自此拉开了长达50多年战
友情怀的帷幕。

1947年，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
山。 这是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
略进攻的序幕。 国民党主力部队
围追堵截， 欲一举歼灭。 我们是
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 形势非常
险急。 部队通过黄泛区时， 几十
里荒无人烟， 茫茫一片沼泽地，
马匹和重武器都难以过去， 人员
稍不小心就陷入泥滩， 有灭顶之
灾。 白天烈日当头， 要顶着敌机
轰炸 ， 边走边停 。 当时我岁数
小， 体力不支， 多亏班长在全班
开展互助号召， 并身先士卒， 帮
我背米袋背包， 危险地带还手拉
手地助我行军， 使我们全班平安
度过了黄泛区。 以后， 我在他领
导下， 又相继完成到敌占区为我
部队伤员治疗任务、 往淮北送百
匹军马的任务， 全班没有伤亡。

1947年夏天， 他所在的营担
任羊山战斗的主攻。 战场硝烟弥

漫、 炮声震天， 战斗呈白热化，
两军战势呈拉锯状。 全营伤亡过
半， 营部只剩营长和他两人， 他
像出山猛虎般端起冲锋枪扫射敌
军。 机智果敢地掩护营长安全撤
离， 完成了抢救伤员的任务。 那
次战斗后， 维章战友立了大功。

1949年解放安庆后， 他被选
调二野刘伯承司令员处当警卫
员。 我们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
开始了几十年的书信来往。 1954
年， 我转业到黄骅中捷农场， 维
章战友调北京公安学院学习， 后
到中联部工作。 时光的推移， 使
我们的友谊未疏反密， 联系更为
频繁。 上世纪60年代初， 我们在
农场的生活非常窘迫， 主副食和
青菜都缺乏， 爱人又怀了孕， 真
是难上加难 。 维章两口子得知
后， 把自家有限的供给节省下来
给我们， 还想方设法给我们寄奶
粉、 饼干和白糖等食品， 单位食
堂分了点黄羊肉， 也送给我们。
这些食品在当时犹如雪中送炭，
让我们感激涕零。 爱人临产时，

维章两口子又不嫌麻烦、 不计报
酬地把我爱人接到北京联系住院
生孩子，产后，他们给予了无微不
至的关心和精心照料。 我们请维
章两口子给儿子起名，他起了“友
京”。即：战友在北京。一个名字寄
托无限情怀，使我们终生难忘。

清明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
日， 是各种情感的交汇点。 我从
17岁参加解放军， 参加了定陶、
陇海、 黄庄等战斗， 又随大军强
渡黄河、 穿越鲁西、 豫北， 挺进
大别山， 淮海战役、 渡江战役和
解放大西南的百次战斗， 在解放
战争时期， 跋山涉水数万里， 战
斗征程十余省； 解放后， 我转业
到地方， 现今已进耄耋之年。 斗
转星移， 往事如烟， 每逢清明，
格外思念那些战争年代牺牲的战
友， 和平时期故去的同事， 尤以
对维章的怀念最甚。

斯人已逝 ， 友情长存 。 一
晃， 维章已经离开我们11个年头
了。 时间的流逝， 岁月的更替，
都冲淡不了我对维章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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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晚熟时代》


